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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观点：
不是“春天”是“觉醒”
文／刘中民

本文责编  吴晓芳
jiaojiao_wu@126.com  010-65265930

最近伊朗又成为国际大热点。先

是奥斯卡最佳影片《逃离德黑兰》引起

伊朗官方的强烈不满；接着伊核阿拉木

图会谈高调开场，又低调收场，结果依

然是大家熟知的“未取得明显进展”；

然后，在奥巴马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以

色列（有消息称访问定于3月20日）前

夕，副总统拜登出来表态说，奥巴马誓

言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不是在“虚张声

势”。同一天，内塔尼亚胡再次要求美

国就伊核问题设定“明确红线”⋯⋯

在过去两年，伊朗所处的环境因为

“阿拉伯之春”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

人甚至认为在叙利亚之后，美国等西方

国家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伊朗。那么，从

伊朗的角度而言，它又是如何看待和应

对“阿拉伯之春”的？自西亚北非地区

陷入严重动荡以来，伊朗对于突尼斯、

埃及等国的反对派给予了积极支持与声

援，而对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则全力支

持，反对西方和地区国家颠覆叙利亚政

权。从本质而言，伊朗之所以对不同国

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主要出

于对伊朗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伊斯兰因

素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一波伊斯兰觉醒的浪潮”

自西亚北非动荡爆发以来，美欧将

其定性为“民主革命”，并称之为“茉

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同时企

图借机对西亚北非进行“民主改造”。

与之相反，伊朗则将西亚北非民众抗议

浪潮定性为“伊斯兰觉醒”，并将阿拉

伯大变局视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

延续。

针对2011年1月25日埃及开罗爆发

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伊朗半官方

的法斯通讯社曾称，“埃及人民的起义

是基于中东地区的宗教教义和警觉，

这次起义是为了让埃及回到它在地区和

国际政治中原来的位置”。伊朗外交部

发言人也声称，埃及人民的示威旨在实

现国家的民族和宗教要求，并呼吁埃及

政府应倾听穆斯林群众的声音，避免使

用任何形式的暴力镇压。此外，伊朗议

员还谴责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企图破坏革

命，并“试图剥离革命中包含的伊斯兰

价值观”。 

2011年2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

明指出，“伊朗希望世界上所有热爱自

由的人民和政府尊重埃及国民的合法要

求，并谴责以色列和美国干预埃及的国

内事务”。这份声明还表示，伊朗支持

西亚和北非的重要政治发展，因为它们

是“一波伊斯兰觉醒的浪潮”。2月11

日，在庆祝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32周年

的大型集会上，伊朗总统内贾德在演讲

中宣称，当前阿拉伯世界的起义是受到

了伊朗对抗西方国家的启发，它预示着

一个摆脱“邪恶”西方干涉的新中东的

出现。

从本质上而言，阿拉伯民众抗议

浪潮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并不是伊斯兰力

量，其性质也并非伊朗所说的“伊斯兰

觉醒”，因为阿拉伯“起义者不希望未

来国家模式成为伊朗霍梅尼式神权模

式”。但伊朗之所以将阿拉伯民众抗议

浪潮定性为“伊斯兰觉醒”，并予以积

极支持，既有运用伊斯兰教占领道义制

高点，扩大自身伊斯兰神权意识形态和

政治体制影响力，增强伊朗神权发展

模式对转型阿拉伯国家吸引力等战略考

虑；也有抵制西方“民主改造”中东，

借民众抗议浪潮铲除埃及、突尼斯等亲

西方政权的现实利益考虑。

图
片
来
源/ CFP

世界态势



43

WORLD AFFAIRS
2013.06

从政策效果而言，伊朗对阿拉伯

国家转型的现实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但

是，伴随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深入发

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下属的自由

与正义党、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摩

洛哥公正与发展党等伊斯兰主义组织势

力不断扩大，在某种程度上为伊朗改善

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其中尤以伊朗和埃及关系的改善最为显

著。自穆斯林兄弟会自由与正义党领袖

穆尔西当政以来，埃及与西方的距离明

显扩大，对巴勒斯坦政策尤其是对哈

马斯的态度也有重大改变。针对这种变

化，伊朗不断加快改善与埃及关系的步

伐。2012年8月穆尔西访问伊朗并出席

伊朗主办的不结盟运动首脑峰会，而内

贾德于2013年2月访问埃及并出席伊斯

兰合作组织峰会，双方在断交30多年后

实现总统互访，无疑是伊朗与埃及关系

改善的重要标志。

伊-叙“兄弟情谊”是如何形成的

在叙利亚问题上，伊朗采取了不

同于支持埃及、突尼斯、也门、巴林反

对派的政策。从2011年3月叙利亚陷入

动荡以来，伊朗一直坚定支持阿萨德

政权，强烈反对西方以及土耳其、海湾

阿拉伯国家等外部势力对叙利亚进行干

涉。伊朗的叙利亚政策既有维护伊朗现

实利益的战略考虑，同时也是什叶派与

逊尼派复杂博弈的反映。

伊朗和叙利亚战略同盟关系的形

成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在20世纪

50～60年代，伊朗和叙利亚尚处于对抗

状态。在1968年叙利亚和伊拉克关系恶

化（当时双方在政党领导权、幼发拉底

河水分配以及伊拉克石油在叙过境税

等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编者注）、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伊朗和叙利

亚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叙利亚哈

菲兹·阿萨德（即老阿萨德，现总统巴

沙尔之父）政权作为阿拉维派建立的世

俗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一直遭到逊尼

派的质疑，其原因在于叙利亚宪法规定

总统必须是穆斯林，而很多逊尼派否认

阿拉维派的穆斯林身份。1973年，与伊

朗什叶派有密切关系的黎巴嫩什叶派领

袖穆萨·萨德尔发布教令，宣布阿拉维

派属于什叶派，进而帮助哈菲兹·阿萨

德巩固了其政权合法性。此后，经由穆

萨·萨德尔的联系，哈菲兹·阿萨德政

权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力量的联系日益密

切。这也是1978年霍梅尼遭伊拉克驱逐

后，哈菲兹·阿萨德曾表示欢迎霍梅尼

到叙利亚的重要原因。因此，什叶派因

素在伊朗与叙利亚关系缓和伊始发挥了

一定的纽带作用。

上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

的爆发，以及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

使伊朗和叙利亚在共同反对以色列基础

上的合作得以加强，而80年代的两伊战

争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使伊

朗和叙利亚的同盟关系正式形成，叙利

亚在两伊战争中采取了支持伊朗、反对

同属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的政治立场，

同时允许伊朗革命卫队在1982年黎以战

争中进入叙利亚控制

的黎巴嫩南部训练真

主党武装，共同抗击

以色列。 

上世纪90年代海

湾战争后，伊朗和叙

利亚关系一度因叙利

亚参与中东和平进程

而疏远。2000年巴沙

尔·阿萨德继任叙利亚总统，叙利亚的

国力持续衰落，尤其是在黎巴嫩问题上

在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孤立，使叙利亚

对伊朗的需求不断扩大。2003年伊拉克

战争后，叙利亚和伊朗安全环境恶化，

并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的下一个目标之

际，伊朗和叙利亚同盟关系再度得到

加强。在2000～2005年间，伊朗总统哈

塔米曾六次会晤巴沙尔·阿萨德，双

方还于2004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定。在

2005年的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案问

题上，针对阿拉伯国家和西方指责叙利

亚为幕后操纵者，伊朗对叙利亚予以了

大力支持。2005年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

后，巴沙尔·阿萨德于同年8月访问伊

朗，成为内贾德执政后第一位访问伊

朗的外国元首，双方宣布“针对叙利

亚和伊朗的共同威胁采取比以往更密

切的联合行动”。2006年1月，内贾德

对叙利亚进行访问。2006年11月，叙利

亚议长马哈茂德·艾布拉什表示：“大

马士革将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协商与

合作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准则和原

则。”2007年7月，伊朗和叙利亚宣布

“伊朗和叙利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

仍是兄弟和盟友”。

伊叙同盟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

从本质上来说，伊叙战略同盟“是

一个缺乏意识形态基础的实用主义联

盟，叙利亚复兴党世俗主义的阿拉伯

民族主义，与伊朗奉行的现代伊斯兰

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较大的分

歧”。因此，从双

边的角度看，伊斯

兰因素在伊叙同盟

关系形成和发展过

程中的作用并不突

出，伊朗既没有向

叙利亚输出革命和

伊斯兰意识形态的

诉求，叙利亚也无

效仿伊朗神权模式的动机。但从伊朗对

外战略以及中东地区格局的角度看，伊

斯兰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中又是一个不

容忽视的潜在因素。

尽管叙利亚和伊朗政权性质不同，

但叙利亚的掌权者为什叶派阿拉维派，

两国均与海湾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存在矛

盾，因此伊叙同盟关系的建立有利于伊

朗抗衡沙特主导的逊尼派阵营，这也是

伊朗在中东变局中选择支持巴沙尔政权

 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朗
面临的局面并没有想象的
那么糟。问题的关键并不
在于伊朗能否继续支持巴
沙尔政权到底，而在于西
方能否掌控后巴沙尔时代
的叙利亚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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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

伯国家的抗衡主要表现为波斯民族与阿

拉伯民族的矛盾，叙利亚与沙特等国家

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

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但从教派关

系的角度看，伊朗、叙利亚和沙特又都

存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沙特、卡

塔尔等国家积极配合西方试图颠覆巴沙

尔政权，其深层考虑主要有二。首先，

利用“阿拉伯之春”，彻底清除世俗阿

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制政权，进而确立泛

伊斯兰主义阵营的君主制国家对阿拉伯

世界的领导权。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

2011年穆巴拉克政权瓦解和卡扎菲政权

崩溃，叙利亚政权已经成为为数不多

的世俗共和制政权。其次，叙利亚什

叶派政权是两伊战争中惟一支持伊朗

的阿拉伯国家，并选择长期与伊朗结

盟，引起了阿拉伯逊尼派国家尤其是

海湾国家的不满。沙特等国主导海合

会和阿盟致力于颠覆叙利亚政权，无

疑有利于实现其削弱什叶派和宿敌伊

朗的双重利益。因此，伊朗选择支持

阿萨德政权既是维护双方战略利益的

需要，也符合伊朗抗衡沙特逊尼派的

教派斗争需要。

叙利亚是美伊对峙的焦点

从伊朗对外战略和中东战略的角度

看，叙利亚是伊朗打造的“什叶派新月

地带”的中枢环节，在伊朗和美国的战

略博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使伊朗在

中东变局中选择支持巴沙尔。

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先

是致力于打造包括苏丹、利比亚、黎

巴嫩、叙利亚等国家在内的“反美阵

营”，但苏丹、利比亚先后“退缩”或

“反水”，伊朗随即在伊拉克战争后将

“反美阵营”调整为“什叶派伊斯兰

新月地带”，核心圈包括叙利亚、黎巴

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及“迈赫迪

军”，外围包括巴林、也门、沙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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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2日，伊朗总统内贾德与
到访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会面。

威特什叶派以及也门胡萨部落武装。

在“什叶派新月地带”中，叙利亚

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中枢环节。有专家认

为，进入21世纪后，伊叙战略同盟的功

能转化为挫败巴以奥斯陆协议并支持哈

马斯取代法塔赫，在伊拉克确立什叶派

主导地位并扩展“什叶派新月地带”，

维系叙撤军后对黎巴嫩的控制，抗衡美

国组建的反伊联盟。而美国则极力打

造包括沙特等海湾君主制国家以及其他

逊尼派国家的亲美阵营。自叙利亚陷入

动荡以来，在沙特、摩洛哥、卡塔尔等

国推动下，阿盟在数次通过谴责巴沙尔

当局的决议后，最终“开除”叙成员国

资格，导致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

立。在联合国等国际框架内，阿拉伯国

家积极配合美欧推动军事干预叙利亚。

叙利亚作为美伊抗衡对峙的焦点，不可

避免地渗透着伊朗领导的“什叶派新月

地带”与美国领导的逊尼派亲美国家的

矛盾。

当前，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加剧，

巴沙尔政权的脆弱性进一步显现。依照

某些美国人的构想，在叙利亚政权垮台

后，下一个战略目标无疑是解决伊朗核

问题，颠覆伊朗政权。但是，从叙利亚

局势的复杂性来看，即使巴沙尔政权以

某种方式垮台，叙利亚也很难按照西方

设计的轨道发展，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叙

利亚有可能陷入类似上世纪80年代黎巴

嫩的长期内战。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叙

利亚就会变成包括美伊在内各种内外力

量角逐的烂摊子，而难以成为西方颠覆

伊朗的桥头堡。

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朗面临的局

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问题的关键并

不在于伊朗能否继续支持巴沙尔政权到

底，而在于西方能否掌控后巴沙尔时代

的叙利亚局势。无论叙利亚走向黎巴嫩

化还是伊拉克化，伊朗都还有巨大的回

旋空间。指望巴沙尔政权垮台后迅速

在伊朗产生多米诺效应，只是一厢情

愿而已。


